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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輕人的六四相認問題 
鄒穎恒 
 
六月，是一眾政界及社運界人士忙碌籌備活動，一起「做啲嘢」的時候。走到街
上，只要我們留心一點，我們隨處可見形形式式的街頭表演、藝術展覽、「報哀
音」合唱、學生絕食運動……林林總總的項目，提示着站在香港土地上的每一名
公民──六月四日將至。 
 
（圖片來源：http://www.coolloud.org.tw/node/41652） 
 
本人成長於普遍香港人都是政治冷感的九十及千禧年代，第一次的社會運動經驗
便是六四二十週年集會。當時我二十多歲，對社會事務仍處於渾沌狀態之中，仍
未覺醒，那天只是突然收到好友的來電邀請，便出了門，參加了第一次六四集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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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蒙了我對政治的興趣。回想起，香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亮起了這麼多年的燭光，
為何過去的我一直沒有留意？為何我並不知道六四這天代表什麼？在第一次去
集會前，我或許有聽過「六月四日」這一天的名字，但並沒有追問其詳，亦沒有
人跟我說起。此亦引發我一些疑問，既然那一天是如此重要，為何家長及老師不
跟我們討論（此情況也許沒有廣泛代表性，但至少我的父母和師長也沒有）？為
何學校課程沒有提及？ 
 
歷史是當今社會被認知的一門重要學科，即強調理性的科學分析與記錄，但歷史
於在成為一門學科前，早已經以概念的身份存在著，1而歷史作為概念，是扮演
着過去與現在的中介角色。藉此，作為一個概念，活在當今的我們應當與過去所
發生的事物連接，但是為何過去的我們對屠城事件隻字不提？班雅明（Benjamin）
在他的著作中總結出我們活在大城市當中，城市五光十色，人們不能樣樣兼顧，
久而久之，人們慣於對事物「視而不見、見而不談，人生體驗的交流再不是生活
的一部分」，因此「作為傳統的鏈帶的記憶已煙消雲散」，因此過去歷史真相便不
能輕易呈現於人前，2這解釋了為何過去我們對六四事件沒有討論。 
 
另一方面，班雅明也提及到政治壓迫的問題。他指歷史工作「是要抓緊那片在危
急關頭裏突然燃亮起來的回憶」，而這個危急關頭「影響着傳統的內容和其接收
者。二者都面對同樣的威脅︰即變成統治者的工具。」3為表述六四事件的歷史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Jenkins (1991), p19 
2 馬國明（2009），p.51 
3 馬國明（2009），p.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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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需要在時間之中抓緊機會，與歷史扣連（這涉及班雅明的第二個歷史概念命
題，隨後討論），但「傳統內容」及「內容接收者」均受政權威脅。談六四時，
歷史真相未必能被全盤了解認知，當權者因不想承認自己的暴行而不容讓民間隨
便討論，因此不納入課程中，又或把事件包裝成一個有利他們既得利益的論述，
歪曲了事實真相。 
 
面對當權者的威脅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。在〈歷史概念命題之中〉，班雅明
的第一個命題指出歷史是道德行為和責任的領域，4故此我們必須有歷史意識。
隨着社會不公義事件連綿不斷地發生，以及開始有部分市民覺醒，關心政治，年
輕的八、九十後亦開始積極介入政治及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，近數年的六四晚會
都可見到很多年輕臉孔。雖然積極參與介入是良好的開始，但近年除了受着建制
保皇勢力攻擊外，社會運動裏好像也涉及到各種矛盾，如社運人士派別紛紜，互
有不滿、為自己團體利益出發從而希望騎劫運動、團體立場不同以致互相追
擊……社會運動本身的浪漫，便是各位手無寸鐵的公民一起為着社會進步而對政
權作出抵抗，可是，問題日益浮現，社會運動開始變質，我們如何在介入政治、
參與六四中增長我們的歷史意識？以及對六四歷史負上責任，從而抵擋得到統治
者的威脅？ 
 
班雅明的第二個歷史概念命題給了我們答案，他指出我們不只要認出過去的本來
面目，和完全還原六四真相，班雅明意旨我們要在與過去相認之中獲得救贖。5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Benjamin (1978), p.253 
5 盧燕儀（2012）；Benjamin (1978), p.253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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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「相認」，就是指要當今世代的我們將過去與自己互相扣連起來，找出自己的
定位。在班雅明的命題十二裏，他稱「人或者是全人類都不是歷史知識的泉源，
只有鬥爭中的被壓迫者才是。」6因此，在相認之中，我們亦需認出「被壓迫者
的未了願、錯失了的機會、幻滅了的希望」，7透過這些扣連與相認，我們便能從
歷史的錯失之中介入歷史，從而由相認中獲得救贖，使大家毫無忌諱地引述過去
每寸光陰事跡。8 
 
處身當今的我們都應培養出歷史認識，對歷史盡責任，因此在六四事件上我們需
與過去相認，抵抗強權，防止六四淪為統治者的工具。作為年輕一代，我們試圖
在參與六四遊行及集會以外，走到街上去動員更多人參與悼念活動、以藝術或書
寫的各項方式去喚起更多人對當年屠城事件的關注，我們得到很多正面回應，但
同時，我們亦漸漸察覺相認的過程越來越多波折，社會上越來越多歪論，越來越
多謾罵的聲音指向這些關心六四的市民，特別是年輕人。 
 
正如上文提及，六四歷史不被承認，我們都沒有從正規的學校課程中學過有關六
四的歷史真相，幸運的話，或許老師會額外小聲地在課堂中滲入有關內容，但很
大部分的學生可能根本不會與這歷史事件沾上邊。不獲承認也罷了，我們市民可
主動找相關資料、把事件傳開去，但更甚的相認困難就是統治者對事件的扭曲，
嘗試把事件變成他們的工具，打壓異己。就如一直有親建制人士直斥當年是動亂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馬國明（2009），p.30 
7 盧燕儀（2012） 
8 盧燕儀（201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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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學生的錯，更教人心寒的就是「六四天安門廣場內無死者」的言論，9說過這
種話的人，良心去了哪裏？ 
 
本人去年曾參與六四的「報哀音」合唱，現在受聘於政黨擔任地區工作，因此知
道了六四前夕是非常多籌備工作的。記得去年走到街上唱着一系列的民運歌曲時，
卻聽到有人說：「如果當日中國政府沒有出手鎮壓暴亂者，現今我們何來如此安
逸的生活？」真的如此嗎？單靠經濟發展論述便能蓋過屠城的歷史責任了嗎？同
樣是去年，本人因工作關係，跟同事在街上設了六四宣傳街站，呼籲市民出席悼
念集會，在我們派宣傳品給路人之時，有位太太走過來跟我及另一位年齡相若的
同事說：「年輕人，八九年時你們多大了？出世了嗎？你們沒有親眼看見，又憑
什麼去支持平反六四呢？你們被洗腦了（思想改造）。」這教我揪心的痛，我們
或許年輕，沒有直接看見聽見當天的事，但這代表沒有發生過嗎？若單憑這邏輯
去定斷什麼事情該被介入，相信人類都只會是歷史真空的物種。本人聽過的歪曲
言論不止於此，但同出一轍，便是希望打沉人們與六四扣連相認的打算，阻止了
人們相認，減少了對政權的抵抗聲音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香港電台（2014年 5月 28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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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圖片來源：http://thosewerethedays.wordpress.com/2012/06/03/） 
 
身為「沒親身經歷」的八、九十後年輕人，我們與六四的相認是否就能如此被標
纖為無謂、無知以及偏激呢？就此，我訪問了兩位與我年紀相約的八十後，他們
分別是朋友 K及朋友 S，朋友 K是我的一名男同事，而朋友 S則是我的舊同學，
去年她也有份參與「報哀音」活動。對談中，我問了他們三個問題，包括如何認
識六四、六四對他們來說為何重要，以及會如何在如此一個日漸強大的惡勢力統
治政權中與六四扣連。 
有關如何認識六四，這是朋友 K的答案︰ 
「我如何認識六四？在我小學……大約三、四年級時，我看電視有關六四的新聞
報導，看不明，不知事情因由，問爸爸，爸爸跟我解釋了一遍，他對當年學生沒
有什麼特別批評，只是說如他們能早一點撤走便不會白白犧牲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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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 S則是長大後才接觸六四︰ 
「從小到大，沒有成年人跟我提起，我有主動問過的，但爸媽的反應都一樣——
『不要問』。直到上了大學，跟同學們組成學生會，才因為要籌備校內六四活動
而第一次真正接觸六四。」 
 
朋友 K 也許算是較幸運了，朋友 S 和本人一樣，到長大後才知道六四這件歷史
事件，不過，與很多同齡人相比，朋友 S和我至少都算是受了啟蒙，都已得知了
六四這段歷史，可見歷史不被廣泛承認，在城市人的政治冷漠之下不被討論，先
莫說跟歷史相認，歷史隨時面對被埋沒，和挪用篡改的危機。 
 
問到兩位朋友為何覺得六四事件重要，朋友 K 回答說每一位公民都應當了解及
認識他們所居地的一些重要的過去；而朋友 S便簡單回應了一句︰「對過去為社
會熱心付出的人盡責任。」 
 
他們倆的答案同出一轍，都認為認識歷史事件是責任，正如班雅明所言，歷史需
靠人有意識地推動及創造，正因社會不必然進步，若果人類不建立歷史意識、不
跟過去相認，社會發展只會落在統治者手中，任由統治者擺佈。 
 
與兩位朋友談得高興，問到他們如何在這日漸強大的惡勢力政權下與六四扣連，
兩位不約而同地回應會繼續以不同形式介入及參與六四活動，朋友 S更特別指出
希望能把六四、與及其他民主維權訊息撒播出去，盼能感動更多人：「讓更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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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六四歷史之餘，也希望自己不止息政治參與，能找到更多追尋民主和社會公
義的同路人。」 
 
這就是在與六四事件扣連之時，找到當今自己的定位及利益，即同是爭取民主公
義，走到街上，為社會進步而進行抗爭運動，認出歷史的受壓迫者的錯失及落空
了的願景，這兩位朋友，加上我自己本人，並不是被反共人士思想改造，也並不
相信因為六四悲劇成就了社會的經濟起飛。反而，我們（連同我們一眾友好）希
望能認清六四與現今的關係，與之連繫上，延續追求民主公義的理想，繼而能使
社會毫不忌諱地談及六四事件的歷史真相。 
 
歷史不必然進步，班雅明指出我們須有意識地介入及創造歷史。我們要與六四相
認就是希望把自己與六四扣連上，抵抗統治者挪用六四歷史維護他們既得利益，
防止他們歪曲事實，但面對日益強大的維穩論述，倘若我們仍置身事外，把歷史
錯失，六四事件，以至境內的其他維權歷史將會被逐漸侵吞、淪為統治者工具，
市民想盡歷史責任、介入歷史，也許只會是不可能的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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